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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國
卅
一
、
二
年
間
，
抗
日
戰
爭
正

是
緊
吃
之
際
，
蔣
委
員
長
登
高
一
呼
﹁
十

萬
青
年
十
萬
軍
﹂
，
當
時
我
才
滿
十
三
歲

，
卻
冒
充
十
六
歲
之
年
紀
，
以
響
應
此
一

號
召
，
誰
知
尚
未
接
受
訓
練
，
卻
被
運
往

重
慶
附
近
獨
山
內
，
原
來
據
情
報
顯
示
，

有
一
股
日
軍
向
陪
都
重
慶
逼
近
，
並
有
偷

襲
之
企
圖
當
時
重
慶
附
近
沒
有
部
隊
可
調

用
，
所
有
軍
隊
均
集
結
湖
南
長
沙
準
備
大

會
戰
，
因
此
這
一
小
股
日
軍
想
趁
虛
拿
下

陪
都
重
慶
。
值
此
緊
急
狀
況
，
就
將
我
們

這
批
青
年
學
子
送
往
重
慶
的
獨
山
佈
防
，

由
帶
隊
軍
官
發
給
每
人
一
支
步
槍
，
並
教

導
如
何
扣
板
機
，
在
他
發
號
口
令
時
，
我

們
就
必
須
扣
下
板
機
。
日
軍
一
到
獨
山
附

近
，
我
們
的
一
排
槍
聲
把
日
軍
嚇
得
潰
逃

亂
竄
，
帶
隊
軍
官
表
示
：
﹁
你
們
功
勞
不

小
！
﹂
。
因
為
戍
守
陪
都
有
功
，
資
深
的

都
升
為
排
長
，
我
們
則
可
先
選
單
位
，
而

年
紀
較
長
者
都
參
加
遠
征
軍
，
我
則
選
擇

了
空
軍
。

時
值
航
空
委
員
會
第
六
飛
機
修
理
所

招
考
，
我
就
考
入
第
二
期
學
訓
班
，
畢
業

後
即
參
與
修
理
各
型
飛
機
，
該
所
位
於
四

川
邛
崍
山
區
，
後
來
才
曉
得
日
軍
零
式
戰

機
經
常
來
襲
各
機
場
及
軍
用
設
施
，
唯
獨

邛
崍
山
區
在
地
形
優
勢
下
，
敵
機
來
犯
不

易
。
那
時
我
國
飛
機
非
常
缺
乏
，
以
長
短

翅
膀
的
俄
式I-

15

雙
翼
機
及
另
一
款I-

16

單
翼
機
為
主
。
為
了
維
修
飛
機
，
在
樹
林

掛
滿
燈
泡
，
通
宵
達
旦
的
工
作
，
白
天
才

休
息
；
為
防
止
敵
機
發
現
，
每
修
好
一
架

飛
機
，
就
連
夜
運
往
附
近
機
場
，
由
送
修

單
位
的
飛
行
員
飛
走
。
在
這
昏
天
暗
地
的

工
作
下
，
天
天
都
相
當
緊
湊
，
時
間
也
過

得
飛
快
，
已
不
知
哪
年
哪
月
了
。

突
然
有
一
天
傳
來
抗
戰
勝
利
的
喜
訊

，
在
這
同
時
我
們
也
接
獲
晴
天
霹
靂
的
消

息─

航
六
所
要
裁
撤
了
，
我
們
被
併
入
第

八
飛
機
修
理
廠
，
並
且
分
配
到
成
都
的
簇

橋
工
廠
。
隨
後
，
時
任
空
軍
司
令
官
郭
漢

庭
上
校
命
我
們
飛
往
山
東
第
九
地
區
司
令

部
十
三
地
勤
中
隊
協
助
接
收
日
軍
投
降
事

務
，
對
當
時
位
階
中
士
的
我
，
這
些
轉
變

一
時
令
人
難
以
適
應
。
誰
知
到
濟
南
上
空

時
，
飛
機
遲
遲
無
法
降
落
，
才
知
機
場
遭

土
八
路
圍
住
，
於
是
由
戍
守
機
場
的
日
軍

將
其
驅
逐
，
飛
機
才
得
以
安
然
降
落
。
接

收
任
務
相
當
順
暢
，
同
時
發
現
他
們
的
飛

‧‧

陳
永
甡

陳
永
甡‧‧

民國37年4月，筆者於空軍第二五二
供應中隊服役證明書。（圖由筆者
提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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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
與
過
去
的
飛
機
性
能
大
不
相
同
；
另
外

，
這
群
日
本
人
都
不
願
意
返
國
，
尤
其
是

女
的
，
所
以
當
時
只
要
四
千
法
郎
就
可
以

取
個
日
本
老
婆
，
她
們
既
溫
柔
又
體
貼
，

並
且
百
依
百
順
，
可
惜
我
軍
嚴
令
禁
止
。

當
接
收
事
務
告
一
段
落
，
一
切
恢
復

正
常
時
，
上
級
准
許
我
們
回
家
探
親
，
我

穿
著
靴
子
軍
裝
，
腰
懸
日
式
手
槍
，
坐
在

C
-

46

運
輸
機
，
威
風
凜
凜
地
準
備
返
鄉

，
誰
知
飛
到
徐
州
上
空
，
突
然
右
引
擎
起

火
，
隨
機
機
工
長
趕
緊
丟
掉
行
李
來
減
輕

負
重
，
但
返
鄉
的
行
李
多
半
是
貴
重
的
東

西
，
大
家
就
在
機
艙
內
你
搶
我
奪
地
亂
成

一
團
，
還
好
我
沒
什
麼
行
李
，
只
有
一
枚

金
戒
子
掛

在
脖
子
上

，
跑
到
機

尾
出
抓
住

樑
柱
，
不

參
與
這
場

混
亂
。
而

飛
機
快
速

地
向
下
俯

衝
，
所
幸

徐
州
郊
外

都
是
軟
質

沙
地
，
一

下
子
飛
機

頭
衝
入
沙

空
運
工
作
。

時
局
驟
變
，
濟
南
頓
時
變
成
圍
城
，

所
有
物
資
都
要
靠
空
軍
來
運
援
，
我
們
單

位
成
為
空
軍
的
轉
運
站
，
後
來
改
隸
二
五

三
供
應
中
隊
，
另
第
三
大
隊
也
派
了
一
個

中
隊
駐
紮
濟
南
支
援
陸
軍
。
當
時
省
主
席

兼
第
二
綏
靖
區
司
令
王
耀
武
將
軍
指
派
吳

化
文
守
濟
南
外
圍
和
機
場
，
吳
卻
在
陣
前

投
向
中
共
，
並
收
編
機
場
，
我
們
這
些
空

軍
被
納
入
陸
軍
指
揮
，
當
時
的
情
形
只
能

用
一
個
﹁
亂
﹂
字
可
以
形
容
，
一
大
群
人

不
知
道
該
往
哪
兒
跑
，
明
明
都
是
國
軍
，

槍
口
卻
是
對
著
我
們
，
原
本
的
保
家
衛
國

，
突
然
變
成
相
互
敵
對
。
所
幸
當
年
認
識

幾
位
老
百
姓
，
就
暫
時
躲
藏
他
們
家
，
之

後
共
軍
占
領
濟
南
，
押
著
那
些
逃
離
的
老

百
姓
及
被
俘
的
軍
人
，
要
他
們
揹
著
沙
包

土
中
未
起
火
，
我
等
被
拋
到
駕
駛
艙
後
面

的
行
李
堆
中
，
手
腳
無
礙
還
能
爬
起
來
，

部
分
人
員
則
慘
不
忍
睹
。

經
過
一
番
波
折
回
到
老
家

鄉
下
，
感
受
年
少
時
的
田

園
之
樂
，
經
過
多
年
的
戰

亂
，
家
鄉
仍
舊
純
樸
，
當

時
的
茅
廁
也
是
一
整
排
、

不
分
男
女
，
每
晚
則
輪
流

到
各
家
話
家
常
，
女
的
繡

花
縫
衣
，
男
的
在
旁
抽
菸

下
棋
，
鄉
下
生
活
好
似
一

家
人
；
當
假
期
屆
滿
後
，

我
又
回
到
濟
南
機
場
擔
任 民國37年10月，筆者參與濟南突圍臨時

證明書。（圖由筆者提供）

筆者25歲於中正理工學校畢業
時之照。（圖由筆者提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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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
填
補
普
里
門
外
的
護
城
河
，
由
於
沙
包

數
量
不
足
，
共
軍
乾
脆
沙
包
連
人
推
入
河

中
，
他
們
就
踩
著
人
頭
攻
進
城
內
，
其
狀

況
慘
不
忍
睹
。
城
被
攻
破
後
，
王
耀
武
將

軍
化
裝
為
商
人
潛
逃
至
青
島
，
我
則
因
查

戶
口
關
係
離
開
寄
宿
的
朋
友
家
，
但
當
時

白
天
都
是
國
軍
的
飛
機
在
掃
射
，
晚
上
又

是
共
軍
活
動
的
時
間
，
在
緝
拿
王
耀
武
將

軍
的
影
響
下
，
讓
我
在
周
村
坐
黑
牢
一
個

月
，
時
逢
中
秋
節
後
，
北
方
天
氣
相
當
寒

冷
，
我
就
睡
在
潮
濕
泥
土
上
，
造
成
現
在

關
節
仍
不
時
疼
痛
，
憶
起
過
往
真
的
不
堪

回
首
啊
！

王
耀
武
將
軍
在
潛
逃
途
中
被
民
兵
發

現
其
身
分
特
殊
，
遂
將
其
扣
押
至
濟
南
軍

管
區
審
問
，
我
們
因
此
而
獲
得
釋
放
。
好

不
容
易
到
達
青
島
的
空
軍
二
五
二
供
應
中

隊
報
到
，
沒
過
幾
天
又
撤
退

到
上
海
，
繼
而
轉
進
臺
灣
。

當
時
還
有
多
名
歌
、
影
星
跟

著
我
們
一
起
到
臺
灣
，
所
以

有
許
多
軍
士
官
的
眷
屬
都
是

歌
、
影
星
。
但
到

了
臺
灣
後
，
國
軍

的
待
遇
不
高
，
那

些
軍
士
官
的
眷
屬

也
紛
紛
求
去
，
而

當
時
的
我
才
廿
幾

歲
並
未
結
婚
。

幾
經
折
騰
來
到
臺
南
第
七

供
應
處
︵
後
改
隸
第
一
聯
隊
︶

，
一
直
到
換
裝
為T

-
33A

噴
射

教
練
機
，
我
選
擇
考
取
中
正
理

工
學
院
機
械
系
，
畢
業
後
即
參

與
八
二
三
砲
戰
，
指
派
到
金
門

、
烈
嶼
︵
小
金
門
︶
、
澎
湖
及

東
引
等
地
區
，
並
負
責
運
送
二

四○

砲
到
金
門
等
任
務
，
歷
經

了
多
次
戰
役
，
一
直
服
役
至
上

校
後
，
於
民
國
七
十
一
年
九
月

退
伍
。
之
後
，
透
過
個
人
深
造

進
修
，
轉
到
私
校
擔
任
副
教
授

的
職
務
，
並
於
六
十
五
歲
時
退

休
後
，
由
輔
導
處
協
助
安
排
工

作
至
八
十
八
歲
。
人
生
行
走
至

此
，
歷
經
風
霜
雨
露
，
國
家
終

於
想
起
我
們
曾
經
的
付
出
，
並
頒
發
一
座

抗
戰
勝
利
紀
念
章
以
示
表
揚
，
曾
經
犧
牲

青
春
年
華
及
冒
險
犯
難
的
精
神
能
夠
獲
得

後
輩
敬
重
，
也
算
是
遲
來
的
榮
耀
了
，
可

惜
垂
垂
老
矣
！

筆者54歲時，位階上校退伍。
（圖由筆者提供）

筆者獲頒「抗戰勝利紀念章」證明書。（圖由筆者提供）


